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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记号字在汉字学中的定位及其
理论意义 *

李 守 奎

（清华大学中文系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提 要 记号字很早就被认识到，但在汉字中的位置以及对于汉字研究的影响没

有得到充分重视。汉字系统中记号字与表意字、表音字、意音字是其基本类型。记号字

是贯穿汉字发展始终的文字类型，在汉字发展中不断强化，逐渐居于主流地位。汉字正

字呈现出表意字与表音字为主、形声字为主、记号字与形声字为主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汉字研究，既可以是源头追溯，探讨构形理据与所蕴含文化，也可以探讨汉字在应用过程

中不断演变的过程和结果。大部分记号字和以记号字为主的表意字系统的形成，是汉字

应用所产生的结果。记号字排除在“基本类型”之外，一旦离开文字“本来的构造”，变化

了的文字就难以分析，尤其是距离“本来构造”很远的现代汉字几乎不能分析，不得不把

文字学或汉字学与现代汉字割裂开来，这样一来，文字学或汉字学对于文字应用来说容

易成为“无用之学”，现代汉字学也成了“无源之学”。充分认识记号字，摆正其在汉字学

中的位置，对于汉字理论建设、汉字阐释、古文字考释、汉字教学都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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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历史悠久，是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这种独特性之一就是汉字与所记录的

语言之间不是纯粹的约定，大部分文字有其构形理据。传统文字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是追溯造字的理据，探究圣人之“神恉”；现代文字学把文字理解为符号，关注的重点

是应用的字形与所记录音义之间的确定联系。早期汉字理据性比较强，但随着文字

的演变，理据逐渐丧失，字形与所记录语言的音义之间失去联系，如果不追溯历史，

共时地看就成了纯粹的符号，文字学家把这种形体符号与所记录语言符号的音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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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没有联系的文字类型称为“记号”或“记号字”。在现代汉字系统中，记号字占据

优势。溯源的历时分析是学术研究，与文字应用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不理清记号字

的源流发展与其在汉字系统中的地位，不仅会造成理论上的困惑，还会带来汉字阐

释、汉字教学等多个领域的混乱。例如“在现代汉字系统中，记号字占绝对优势”一

句话中 15 个不重复单字，如果共时分析，这些现代汉字与其所记录的语言之间大都

没有什么联系，除了“字”“记”“优”个别字能见到比较明确的与语音之间的联系外，

其他文字不论用传统的“六书说”还是经典的“三书说”都难以归类，大量的记号字

无所归属，这就造成理论上的困惑。在教学中，我们不可能先弄清楚“在”是由“才”

和“士”构成的双音符字、“绝”是由“刀糸”和“卩”构成的形声字之后才来认识这个

字，这些知识连汉字学鼻祖许慎都不知道；不了解“弋”与“代”之间的上古同音关系

并不妨碍迅速掌握这个字现在的形音义。现代汉字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记号字，

如何面对这些记号字？本文力图对记号字的来源、功能及其在汉字系统中的定位进

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揭示记号字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1.记号字的提出与分歧

唐兰（2005：57）首先提出“记号”和“记号字”：

首先是指事，许氏举的例是“上下”，他的本意是很清楚的。指事文字原来

是记号，是抽象的，不是实物的图画。这些记号可能在文字未兴以前，早就有了，

在文字发生时，同时作为文字的一部分，所以许氏的意思，它们是在象形文字以

前的。图画跟记号，究竟哪一样在前，我们且不去讨论。由我们现在看来，这种

记号引用到文字里，它们所取的也是图画文字的形式，所以依然是图画文字的

一类，也就是象形文字。我们看见“一”字，就读出数目的“一”，和看见“虎”字

就读出“虎”字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无需单为抽象的象形文字独立一类。

在文字的构成部分，（唐兰，2005:86-87、107）专论“记号字和拼音文字”：

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因为我们认识一个“同”字，

就可以很容易地认识“铜”、“桐”、“筒”、“峒”等字，可见这还是形声文字。

可是文字形体，永远是流动的，商、周文字，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到了小篆，

许多图画形式，大抵已经变质了。到隶书，这种情形更加甚……这种混乱的情

形，使隶书更近于记号。

文字原来是致用的工具，所以总是愈写愈简单，象卜辞里把“ ”字写作

，“鼎”字写作 之类，成为很整齐的线条，已经和记号一样了。

唐兰是最早比较详细讨论记号字的学者。其所论有五个方面：第一，记号字是

抽象的，不是实物的图画；第二，记号字起源很早，是文字的源头之一；第三，书写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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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记号字；第四，“一”之类记号也表意，是图画文字的一类，无需独立为一类；第五，

记号字虽然逐渐增多，但中国文字不能算是记号文字。

在这里，记号字的来源、特征、地位等主要问题都触碰到了。唐先生敏锐地感觉

到了这类字的存在，但究竟什么是记号字，与表意字究竟有什么区别，还没有理清。

唐兰先生是记号字研究的开创者。

郭沫若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记号字是汉字的源头之一。他在 1972 年发表的《古

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郭沫若，1992:62、81）一文中明确指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

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文字的

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

郭氏虽然没有使用“记号字”这个概念，但承袭唐兰把六书中的指事字当作区

别于象形文字的另外一个系统，定其为汉字的源头之一，提升了这类字的地位。

唐兰、郭沫若都把这类字与六书中的指事字相联系，指事字又是什么呢？指事

字与记号字、表意字是什么关系？

《说文》：“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如果把“视而可识，察而可

见”中的“可识”理解为文字所记录的音义，“可见”理解为表层结构字形，“上”“下”

就是这种字形与意义之间没有联系的记号字。许慎见到过写作两横的“上”与“下”，

段玉裁认为《说文》“上”原本写作“𠄞”（与数字无关）。

表 1 “上”“下”字形演变

甲骨文 春秋金文 战国文字 秦篆 《说文》篆文

上

（《合集》14258） （《集成》9729） （上博《周易》45） 诅楚文

下

（《合集》1675） （《集成》2757） （清华《系年》89）
（《秦封泥汇考》

1243）

《说文》： ，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凡丄之属皆从丄。 ，篆文上。

《说文》： ，底也。指事。 ，篆文下。

丄、丅是后人妄改。汉字构形中以短横标示位置，如本、末，但很少以竖画标示

位置。究竟什么是指事字，《说文》中哪些是指事字，自来就是一笔糊涂账。传统文

字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概念缺少明确的界定，术语化不够充分。现代文字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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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切割，不必过多纠缠记号字与指事字之间的关系，需要

重建话语系统。我们知道许慎已经认识到这类字的存在，以“指示”字指称就可以了。

姚孝遂（2010:9-55）十分强调符号化理论，对汉字的表意性与“表意文字”称谓

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如果不纠缠表意文字、表音文字、记号、符号这些称谓的字面意义，就汉字的现

象与特征来说，姚老师指出的文字现象和解释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裘锡圭记号字理论有重要的进展。

第一，明确了记号字的定义和范围（2013:3-4）。

在原始文字产生之前，人们还曾经使用过跟表示的对象没有内在联系的硬性

规定的符号，把这种符号用作所有权的标记，或是用来表示数量或其他意义……

这种符号很难命名，我们姑且借用一个现成的词——记号，作为它们的名称。

这里已经把唐兰所说的表意的记号字剥离出去。

第二，更加详细地指出记号字的局限性（2013:4）。

在文字形成过程刚开始的时候，通常是会有少量流行的记号被吸收成为文

字符号的。……记号字的局限性比表意字还要大得多。

第三，细化了记号字的产生途径，阐述了文字的形成过程。

第四，记号字成为不能纳入以三书为代表的基本类型的独特文字类型。

第五，记号是与意符、音符并列的三种字符之一。

裘先生（2013:13）发展了记号字理论，一方面对记号字的认识已经很深刻，另一

方面继承了唐兰先生对记号字的定位，“不能过分夸大记号字的出现对汉字的整个

体系所发生的影响”，汉字基本类型中不包含“记号字”。这是因为裘先生的文字构

形理论主要用来分析汉字的“本来构造”。

王凤阳的《汉字学》是系统的汉字理论，探讨汉字古今体系的发展，把记号字独

立为三体系之一。一方面坚持汉字起源一元论，个别记号被吸收到文字系统中不能

算作源头之一，他认为记号字来源于表意字的记号化，否认双源说；另一方面以字符

的记号化为标准判断记号字，隶变以后的形声字、表意字都成了记号字。汉字体系分

为图画提示文字、象形表意文字、记号表意文字。把记号字的范围几乎扩大到隶变以

后的所有文字。也就是说，不仅现代汉字是记号字体系，汉代文字也是记号字体系。

与以往学者相比，王老师对记号字的地位给予极大的提升，但记号字范围如此扩大让

多数学者难以接受。将记号字排斥在源头之外，与提升记号字的理论也不很协调。

王宁的汉字构形理论着眼于汉字的构形理据和表意性，淡化了记号字，虽然分

出了记号构件，将其与其他构件整体对立，但 11 种构形模式中没有记号字，也没有

记号构件所构成的文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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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位学者的汉字学理论影响深远。汉字研究无法轻视记号字，早在 20 世

纪 90 年代，苏培成（1994）将记号提升为“新六书”之一。张玉金（1999）从造字法

的角度把汉字分为四类，分别是表意法、表音法、音义法与记号法。冯玉涛（2010）等

学者提出“全面、科学的汉字构造理论应当是‘四书’说”，在表意字、形声字、假借字

基础上加上记号字构成“四书说”。

记号字虽然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参看张倩，2015），但从记号字提出至今已经

70 多年，对于记号字还缺少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记号字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2.文字的编码方式与记号字的来源

索绪尔把他所见到的文字分为以汉字为代表和以西方文字为代表的两大体系，

符合事实，是对文字体系的正确区分。至于是否用“表意文字体系”和“表音文字体

系”称谓，学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话语系统。人文创造大都具有理据性，造

字会遵循一定的原理，从文字的发展来看，造字阶段文字对语言进行再编码过程中，

字形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联系除了有读音的联系、意义的联系之外，还可以是符

号与符号之间的约定关系。早期汉字中这三种关系都存在。

表 2 早期汉字三种不同类型

文字 文字所表语言成分 文字所记录语言单位 文字类型

上、下： 、 0 词或词素的音义 记号

雨：
（《合集》12870）

意 词或词素的音义 表意

其： A

（《合集》12870）
音 词或词素的音义 表音

“雨”是个表意字，象雨点下落之形。“其”象箕形，甲骨文“其自北来雨”（《合集》

12870）中，除了“雨”是表意字，其他字都借作表音字。

任何文字都记录一定的语言单位，表意、表音、表意音或记号都是从文字与所记

录语言单位之间联系的角度区分的，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编码方式。形体符号表达语

音，语音符号及其组合记录语言符号是表音字；形体符号表达意义，与语义之间发生

联系，记录词或词素，是表意字；形体符号与语言符号音义之间没有联系，是约定关系

A 这里的 还能看出箕形轮廓，在应用中是借音字，记录的是虚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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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就是记号字 A。

文字最初只有三种类型：表意字、记号字和假借表音字。这三种基本类型彼此

组合构成意音字、半意半记号字、半音半记号字等下位类型 B。

文字产生虽然不是按照逻辑模型设计的，但逻辑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事实上记

号字确实就是汉字的源头之一

已知的原始契刻与象形符号是两个系统。目前考古发现的原始刻划符号远远

多于象形符号。文字产生之前，刻划符号曾经发挥过传达信息的作用。

汉字中有一部分来自原始刻划，已经得到学者的普遍承认。唐兰首开风气，郭

沫若将文字来源区分为两个系统。

图 1 原始刻划符号（龙宇纯，1996:52-55）

裘锡圭（2013:12）明确指出“在文字形成过程的开始阶段，可能有少量长期沿

用的记号吸收到文字里来”，并且举出“古汉字里 等数字大概就来自这种

记号”的实例。

契刻的“契”，其初文可能反映的就是原始契刻与文字之间的联系。

半坡遗址中有 ，是一个刻划符号。甲骨文中有丯形：

： 其鼎用三丯犬羊。（《合集》30997）
甲骨文、西周金文中有㓞字：

： 帝其降其 。（《合集》14176）

： 孚（俘）车马五乘、大车廿、羊百 。（《集成》2779）
“丯”“㓞”在《说文》中都是部首：

，艸蔡也。象艸生之 乱也。凡丯之属皆从丯。读若介。

A 关于表意文字系统的结构类型与构形方式另文讨论。

B 由意符和音符构成的文字称作意音字，相当于六书中的形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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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也。从刀丯声。凡 之属皆从 。

文献中很少使用，古音学家推定“丯”的古音为见母月部，“㓞”的古音在溪母月

部。这两个字在古文字中都能作为字符构字。

契： （《集成》9715）

戟： （《集成》11158） （包山简 61）
“㓞”很可能是以刀刻划符号的表意字。丯”是所刻划的一种有特定意义的符号，

原始刻划中有类似的符号。“丯”与“㓞”二字古音极其相近，最初或是一字异体或

是同源。后来都被“契”字合并取代。《诗·大雅·绵》：“爰始爰谋，爰契我龟。”其

中的“契”就是刻划，所刻划的就是甲骨文了，把甲骨文称作“契文”很合理。

我们无意说半坡中的符号就是甲骨文的“丯”，二者不在同一个系统里。但文字

系统把这个符号吸收进来成为文字是可能的，而且文字构形也保留了刻划符号进入

文字系统的过程。丯就是刻划的符号，㓞就是用刀刻划符号，合并为“契”，有书契和

契刻名、动相因的意义。

能够确定为来自原始契刻的记号字数量很少。除了许慎指出的上、下，裘锡圭

先生指出的五、六、七、八之外，天干字中的甲、乙、丙、丁、己、壬、癸，以及入、丯等形

体简单、来源古老的字形很可能也来自原始刻划。

甲： （《集成》4215）
乙： （《合集》1517）
丙： （《合集》3297）

丁： （《合集》6834）
己： （《合集》10405）

壬： （《合集》19946）

癸： （《合集》10405）A

入： （《合集》13226）

丯：（《合集》30997）
另外，纳入文字系统中的原始契刻不都是记号字。一、二、三、四、囗、○等，虽然

他们表达的都是“抽象”的意义，但依旧都是表意字（裘锡圭，2013:114）。早期文字

系统中的记号字需要仔细甄别、全面统计。

由于来自原始契刻的记号字数量很少，所以学者或将其排斥在汉字的源头之

外。我个人的理解是：就像江河源头一样，大都是涓涓细流；不去其小，才能成其大。

就文字的性质而论，文字是符号，表音或表意，是汉字的理据性，是汉字的特点。表

A 天干用字大都来自原始刻划，地支用字全部是借音字，很可能是形成的时代不同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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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性越强，字形就越复杂，符号性就越弱，应用并不便利。记号字凸显文字的符号性，

是文字的共性。汉字就其发展而言，就是不断记号化的过程。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

源头中少量的记号字种子，逐渐发展成为表意字系统中的主体部分之一。

前文字符号不论是刻划的记号还是象形符号都不能准确记录语言，和语言单位之

间关系不确定，音义也不能完全确定，也不是按照语言的线性结构排列。图画、记号与语

言日益密合，成为文字系统中最早的两类视觉符号，与假借表音字共同构成记录语言的

符号系统。表意字、记号字与借音字是文字系统中的原初类型，符合逻辑，也符合事实。

3.记号字的判断标准

记号字是字形或构形单位与所记录语言的音义之间没有联系的文字类型。由

于记号字形成的过程不同，对记号字的认识不同，在文字系统中具体区别记号字依

旧会见仁见智，各有不同。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区分记号字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确定分类标准之前要明确

分类的目的。第一，在现代汉字教学中，记号字要按照记号字的识读规律教学，例如

“准确”二字，对于以应用为目的的学习者来说，说明是形声字的过程比识字还要难，

徒增困惑；第二对于汉字阐释来说，力图完整、系统解释其编码理据、演变过程与字际

关系，就会层层溯源，“准”溯源到繁体字“準”，放在规矩准绳的词义系统中就可以明

确是从氵隼声的形声字。“准”是对形声字截除省略形成的记号字，“準”与“准”构

成繁简异体。汉字阐释要避免对记号字不加溯源就妄加说解；第三，古文字考释过

程中，记号化了的文字不能据形释义，而是遵循符合记号字释读规律，避免“看图说

话”。由于目的不同，对记号字的判断标准首先可以区分为共时标准和历时标准。

共时标准是以某一个时代的形、音、义系统为标准。

汉字表达类型的共时分析不能以个人的文化水平为标准，要以“文字记录语言”

为标准。具体地说，就是在共时的字形系统、语音系统、语义系统范围内讨论字形与

所记录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字形或构形单位的表达功能，以现代汉字为例，

就是在通用规范字字形、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现代汉语语义系统的范围内分析判断。

如“特”字，由两个部件构成，现代汉语语义系统中“牛”与“特”的意义没有联系，现

代汉语系统中“寺”与“特”的读音声母、韵母都不相同；上文所说的“确”字也是如此。

用共时的标准衡量，“特”“确”字形中的两个部件与所记录的音义都没有直接联系，

只有区别字形的作用，所构成的字就是一个只有形式区别特征的记号字。

汉字的历史演变时间很长，共时文字分析是截取某一个时代的文字作封闭式处

理。关注的是表层结构与其所记录的音义，目的是方便书写、识字等文字应用，不求

溯源。说现代汉字大部分是形声字，是把这种已经记号化了的形声字也包括在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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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字主要类型是记号字和意音字，文字的非记号性集中表现在意音字意符

的表意功能和音符的表音功能，例如“编织”二字中的意符、音符功能都很明显，显然

不能当作记号字。由于文字与文字所记录音、义的演变，有些传统上的形声字发生

了变化，意符或音符的表达功能减弱，以致消失成为记号。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会

遇到减弱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确定为记号字的具体问题。例如“形声”二字，“声”是

“从耳殸聲”的“聲”的截除省略，是记号字无疑；“形”是“从彡幵聲”的省略，字符中

的“开”与“幵”类化同形，不能表音，但在“刑”“邢”“钘”等字中可以类推表音，彡

的表意功能也若有若无。从研究的角度如有必要，可以确定细则。从教学应用的角

度，可以先甄别出那些典型的记号字，一些半记号字或边界不清的字可以忽略。

历时标准就是溯源分析。通过追溯一个字的历史，对文字造字时代或接近造字

时代的字形透过表层结构进行深层分析，探讨其深层结构的构形理据。上文所举的

“特”字，回溯到上古汉语时代：

，朴特，牛父也。从牛寺声。

音：特，舌音职部；寺，舌音之部。之职阴入对转，寺与特读音相近，具有表音功能。

义：《书·尧典》：“十有一月，朔巡守……归，格于艺祖，用特。”“特”是牺牲中的公牛。

只要把它放回到上古的语言文字系统中，用六书或三书理论分析，“特”就是个形声字。

有的文字则需要层层追溯：繁体字、小篆，直至商周文字，还需要理清与其他文

字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定，例如“与”字。

现代汉字中“與”“与”是繁简字，《说文》中也是两个不同的字。

，赐予也。一勺为与。此與与同。

，党與也。从舁从与。 ，古文與。

追溯更古老的字形，“與”所从的“与”与“牙”相同或相近。《说文》：“ ，牡齿也。

象上下相错之形。凡牙之属皆从牙。 ，古文牙。”

表 3 “ ”“与”“牙”字形演变

西周金文 战国楚简 《说文古文》

與
        

《集成》271  《集成》2840

          

包山简 154     《郭店·老子甲》5

与

《郭店·语丛三》71

牙
         

《集成》4467 《集成》3987

           

曾侯乙墓简 165 《清华十·四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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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的古音在疑母鱼部，“与”的古音在喻母鱼部，读音相近。通过层层追溯可

知，“ 與”从“牙”声，“牙”作为字符部件简化讹变为“与”，截除省略或为“𢌱”或

“与”，最晚在战国时期已经大部分记号化了。可见“与”是“牙”的借音字。

文字构形归类可以根据一定的目的确定不同的标准，要分清汉字应用与学术探

讨的不同。

如果以历时溯源为标准，实际上又回到了对文字原初结构的分析而忽略了现状

与文字的实际应用。溯源的价值是探讨文字演变及历史文化内涵，与汉字应用没有

直接关系。汉字向记号化方向发展，其动力就是追求使用便利。汉字溯源分析，恰

是反其道而行之。

学术研究关注的是文字的深层结构、源流及字际关系、文化内蕴等，对每一个字

都穷根溯源，成一部文化史，自有其价值。凡是通过追溯可知其构形的音义理据的，

心理上感觉它不是记号字，例如“特”是形声字，“与”是假借字等；对于追溯到源头

依旧无法阐释字形与音义之间联系的文字，才不得已视作记号字，例如甲骨文中的

“甲、乙、丙、丁”等字。这样就让记号字的范围变得模糊不清。

关于记号字的确定标准，有如下几点设想。

现代汉字完全按照共时标准，有利于汉字教学。例如文章开头所说的“在现代

汉字系统中，记号字占绝对优势”的 15 个不重复单字中，不仅“在”“中”“绝”“对”

等是纯粹的记号字，“现”“代”“统”“势”也不必强调是形声字，意符与意义失去联系，

音符与读音似是而非，依靠理据识字，反而容易被误导。

对于历史上不同阶段的文字，可以历时与共时并重。我们在楚文字综合整理项

目中，对楚文字的构形类型加以标示，记号字兼顾历史与现状。例如“尹”字，甲骨

文、西周金文都是手持棍状物形，一直延续到小篆，都是表意字，但楚文字全部变成

了“ ”，完全记号化了，在《楚文字新编》中我们会标注为“表意—记号”，前者是历

史溯源，后者是发展现状。

对于汉字发展史来说，就要说清楚记号字的发展过程，记号字何以成为记号字，

例如上文所说的“与”字。

4.记号字的特征及其优势与局限

记号字主要有如下特征：

4.1 任意性

字形与其所记录的音义之间是约定关系。记号字是典型的符号。记号字的深

层结构不可知或不必知，其表层结构可以拆分，所得部件只有字形区别功能，没有表

音或表意功能。例如“与”字与其所记录的 { 与 } 这个词的音义之间的关系隐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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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深，“与”和连词 { 与 }、词素 { 与 } 之间都是约定关系。

4.2 便利性

记号字大都是为了使用方便，经过简化和类化等过程产生。例如：

爲—为、擊—击、權—权

即使是繁体字，“为”也无法显示出本义；“权”的意义、读音与“木”和“雚”也没

有联系。进一步简化，使用更加方便。从创造时追求理据到使用过程中放弃理据，

其动力就是便利性的需求。

4.3 区别性

文字是利用形体彼此间的区别构成一套视觉符号系统，可以量化的文字之间的

区别特征就是区别度。

（1）笔画的形状、长度或数量多寡不同。例如古文字中的十、七、甲、才，现代汉

字中的戊、戌、戍等。

（2）两个部件以上的字最少一个部件不同：即、既。

（3）所有部件都不相同：导、层。

记号字有时比表意字区别度更高，例如甲骨文中的“犬”与“豕”形体相近，时

有相混，到了战国时期演变为记号，区分明确。共时系统中的规范字系统会明确记

号字之间的区别特征，形近字尽量增加区别度。

4.4 能指性

就文字的本质而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就文字的应用来说，书写关注表层

结构，阅读创作关注的是文字整体与语言之间对应关系，不会介入汉字分析。

不论是原创记号字，还是其他类型记号化的记号字，都能够准确记录语言。汉

字字符记号化和绝大部分文字记号化以后，依旧能够满足记录语言的需求。汉字不

因演变为记号而降低了它的记录语言的功能。

记号字的如上特征必然会有其优势与局限。

记号字的优势总的来说是结构简单，区别度高。记号记录语言不受音义理据的

限制，具有超越具体语言限制的功能。

就文字的应用情况来看，简单的符号具有更大的功能。汉字在商周时期文字中

已经大量记号化，尤其是像甲骨文这样的俗体字中更加突出，很多是形体符号与词

的约定。文字符号的去理据化，使得文字从繁难神秘的祭祀中解放出来，成为世俗

社会传递信息的工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

拉丁字母是记录语音的符号。字母记录语音，是形体符号与语音之间的约定，

字母组合记录词的读音。就字母来说用什么字母记录什么音，纯粹是记号，完全是

约定，a-[a] 之间是约定，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 e 与 [ɤ] 及 /e、ə/ 之间也是约定。正因



汉字汉语研究·14·

为如此，拉丁字母可以作为各种语言的表音文字，可以和不同的语音系统中的音约

定。汉语拼音也用拉丁字母作为标音工具。

阿拉伯数字 1、2、3 等全球通用，在不同语言中，意义一致，换读成不同的读音。

超语言性达到极致。这成为不同文字系统的补充。

汉字向记号字的方向发展符合社会对文字的需求，也符合文字演变的规律。

文字理论对记号字的排斥，是基于人文创造的理据性和人文探索的学术性。在

人们的观念中，阐释话语系统中的“约定”是最无能的解释，约定就是没有道理好讲

或讲不出道理，学术就是一定要讲出一番道理，讲不出来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而事

实上，人类正是运用这种“约定”的符号，构建起我们的语言系统和文字系统，是最有

效率的表达。从文字的非符号性出发探索其构形理据与从文字的符号性出发探索

文字的应用，是传统文字学与现代文字学的分野。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记号字的局限也十分明显。

记号字是没有理据的文字，这与人文创造追求理据性相悖逆。记号也不便记忆。

记号字没有或丧失了文化内涵。对于汉字来说，表意、表音都是就汉字的构形理据

说的。这种表达功能为音韵学、文化学等提供材料，对文字的识读起到一定的辅助

作用。

理据便于理解和记忆。例如戆、爨、齉等字很复杂，我们掌握了一定量常用字后，

理解这些字的构形和理据，它们就很容易记忆。现代汉字戊、戉、戌、戍等都是记号

字，形很简单，但记忆不易，茂、越、蔑等字也很容易写错。

意音字的大量产生与表意字的记号化密切相关。意音字是对记号字不足的有

效补救。

5.记号字的数量与汉字系统内部的变化

在作为表意字的汉字系统中，从始至今都有记号字，但不同时期，记号字发挥的

作用不同。

记号字在不同的应用字体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占的比例不同。俗体应用中追

求书写快捷，简化普遍，较之规范体记号化程度高，记号字数量多，商代的金文和甲

骨文是规范体和俗体的代表，比较二者就可以看到记号字的明显差异。按照俗体字

和规范字两条线索分别探讨记号字的变化情况会更接近事实。但商与西周早期甲

骨文之后，俗体字大都不存，直到战国时期一些竹简文字的出现。商代金文与西周

金文等后代文字之间的传承关系更加直接，我们就把商周金文暂定为起点观察记号

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部变化。

从构形上看，汉字大致可以分为表意字和表音字为主，形声字为主，记号字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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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字为主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5.1 记号字占少数，表意字与表音字为主体的阶段

这个时期大约在商代与西周早期。商代的金文与甲骨刻辞中的文字差别很大，

金文应当是当时的规范文字，传承延续，我们试着分析一篇西周初期的铭文。

图 2 叔夨方鼎（《铭图》2419）

现代汉字释文：隹（唯） 十又亖（四）月，王 、大 、（祷），才（在）成周。咸 （祷），

王乎（呼）殷氒（厥）士，觞（唐）弔（叔）夨（虞） （以） 衣、车、马、贝卅朋。敢对王休，

用乍（作）宝 （尊）彝。其万年扬王光氒（厥）士。

对于铭文中大部分字形，我们结合其他文献中的应用情况可以追溯到其构形理

据，也可以辨明哪些借作表音字，表意字和表音字为主要部分。其中“十、 、才、乎、

氒、以、敢、用、乍”等字记号化程度很高。这些记号字可分为三种情况：

（1）原创记号字：十、才（？）A。

（2）记号化记号字：以、敢、用。

（3）商周人可能知道理据，我们已经无法解读的记号字： 、才、乎、氒、乍。

早期汉字中，记号字数量有限。这是因为表意字去图画未远，并且依据表意字

确定字际关系，可以分辨出没有本字的假借表音字。

这个时期的俗体字甲骨文中，很多表意字已经记号化了。

5.2 表意字记号化，形声字是主体的阶段

西周中期以后，表意字记号化加速，至晚到战国时期，独体表意字记号化基本完

成，平面构图式表意字基本上退出历史的舞台。

A“十”如果来自算筹或原始刻划，就是记号字，也可能是“针”的象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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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字符，意符的表达功能与字形能显示的意义没有关系，与形体之间是约定

关系，从这个角度说，音符、意符来源于记号化的文字或者音义化的部件，都是记号。

字符运用其所记录语言的音、义发挥功能，产生大量的意音字。在书面语系统

中，语义有更加长久的延续性。在语音没有巨变的情况下，上古音时期的形声字大

都没有记号化。

汉代以后到清末，虽然语音、语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文言书面语一直是文字

记载的主体，如果用某些方言读文言文，还能更多地感知音符与文字读音之间的联

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好用当时的某一个语音、语义标准去衡量某一字是否记号

字。从清末到简化字成为规范汉字，是记号字地位不断上升的阶段。

5.3 记号字与形声字为主的时期

大量俗体记号字成为规范字，形声字记号化，记号字成为主体部分。当上古音

系发生了变化，反映上古音的大量形声字的音符在现代汉字系统中失去了表音功

能，记号字就越来越多了。如果不计声调，把表音节、表声母、表韵母都视作“表音” ，

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的音符大部分还能够“表音”，但记号化日趋严重。言文一致的重

大变革，使得文字成为记录现实语言的工具，用来源古老的汉字记录以北京话为基

础方言的现代汉语，形声字音符的表音功更加弱化。由于文字所记录语言意义的变

化，很多意符的表意功能都藏在深层或者消失。简化字从流行到成为通用字，记号

字的数量与地位都得到快速提升，各种原因使得记号字日益增多。现代汉字依旧是

表意系统的文字，主要类型是记号字和形声字，其中的记号字有如下特征：从与形体

的关系来说，源自汉字的基础构字单位绝大部分已经记号化。

基础构字单位我们又称为字素。战国时期，字素普遍记号化。隶变进一步强化

了字素的记号化，例如“日”“月”已经完全不象形了。字素的记号化并没有改变“字

符”构形的主要功能，在形声字中表意或表音，也没有改变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系统”

的基本事实，是表意文字系统内部的变化。

现代汉字中有大量的记号字和形声字，表意字很少，表音字主要表现在音译词

中。由于表意字的记号化，与本义相对应的“假借字”消失了；由于语音的演变，形声

字也大量记号化。如果我们把义符、音符与现代汉语语义语音失去联系的“形声字”

都算作记号字，那么现代汉字中记号字所占比例会大幅上升。

现代汉字的性质不因记号字的增多而改变其属于表意文字系统的性质。

唐兰、裘锡圭等先生一方面指出基础构字单位的记号化和数量可观的记号字；

另一方面在各自的“三书说”中没有记号字的位置，也否定汉字已经演变成记号字

系统。

裘锡圭先生（2013:112）指出六书说与三书说的局限：“三书说跟六书说一样，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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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这些字的本来构造，不管它的现状。”如果要“管现状”，贯通古今的文字学或汉字

学就不能不充分考虑记号字。

对于通用规范汉字来说，区别记号字不仅是文字理论问题，还直接关系到汉字

教学。比如“准则”两个字确定为记号字，应当遵循记号字的教学规律教学。如果想

把识字教学与构形理据相关联，过程就在正确释读“准则”一词的基础上层层深入：

第一步先把词“准则”分解为词素“准”与“则”，分别解释词素意义，通过水准、准绳、

准则、标准、准确可以归纳出“准”的意义，通过规则、法则等可以归纳出“则”的意义

来。第二步是字形与本义溯源。“準”比较简单，溯源至繁体字就可以得出从氵隼声

的结论；“则”作为表意字的字形与本义溯源是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这些内容显

然超出了应用识字的范围。我们不能为了让学生认识“准”字去学习“準”“隼”，去

解释“準”中的“淮”与“淮”无关等，更不要说学习很多“则”的古文字字形，了解其

论证过程。这些都不是汉字教学的内容，而是汉字研究的对象。

我们对 3500 个一级通用字进行了初步调查，笔画越少，记号化程度越高，笔画

越多，意音字所占比例越高。

从文字应用分布来看，记号字所占的比例非常高，我曾经做过一些抽样调查，例

如对裘先生 1988 年版《文字学概要》前言的 156 字进行统计：

1963 年以来，作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过好几次汉字课，本书是在这几次

课的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北大中文系另外设有汉字改革课，所以本文没有涉

及汉字拼音化方面的问题。A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朱德熙先生给了作者很多帮助。在遇到难以处理的问

题的时候，作者总是找朱先生请教，花了他很多时间。有些问题较多的章节，朱

先生曾不嫌麻烦多次指导作者加以改写。在修改第五章的时候，曾向启功先生

请教，字音方面的一些问题，曾向王福堂同志请教，都深受教益。作者十分感谢

他们。

胡平生同志协助准备本书图版，李家浩同志代为摹写铜器铭文，商务印书

馆的郭良夫、赵克勤、郭庆山、刘玲等同志，为了本书的出版费了不少精力，尤其

是郭庆山、刘玲两位同志先后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给予的帮助尤其多，作者也

十分感谢他们。

根据上文所确定的标准，这 156 个字（阿拉伯数字不计入）中，表意字（12 个，22

次）：大（2）、中（3）、好、本（6）、涉、间、烦、启、一、分（2）、位、山（2）。

现代汉字中还有少量表意字，经过简单说解就可以理解编码方式。

A1988 年版是本“文”，2013 年修订版改为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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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音字（32 字，48 次）：

A. 声、韵并同：础、稿、遇、到、理、请（3）、花、指、功、们（2）、铜、铭、馆、玲（2）、担、

任（2）、编、摹。

B. 声母同，韵母不同：费。

C. 韵母同，声母不同：基、问（4）、熙、版（2）、嫌、堂、浩、勤、修、精、辑、志（5）、教（4）。

意音字由意符和音符构成。意符表意不需深究就可以理解，例如精与精米，稿

与草稿等；“程”中的“禾”理论上是意符，但表意不明，意符已经记号化。音符的表音

功能不完全相同，可分为三种情况：音符与所构字声母、韵母全同，例如“础”“理”“功”

等，是典型的意音字；声母相同，韵母不同，这种情况比较少；声母不同，韵母相同，比

较多。

从来源上说，“志”与“教”的音符不是“士”与“孝”，但以共时标准分析，可以视

作音符。

半记号字（35 个，69 次）：

A. 意符记号化：程、很（2）、帮（2）、较、字（4）、胡、系（2）。

B. 音符记号化：作（7）、学、讲（2）、过（2）、汉（3）、课（3）、题（4）、没、协、助（3）、时

（3）、总、他（3）、改（3）、福、都、深、感（2）、谢（2）、图、家、代、郭（3）、责、难、拼、李 A。

C. 其他：“找”字出现较晚，右侧的“戈”可能经历了草写、同形、换读等复杂的

过程。

半记号字绝大多数是意音字记号化而来，构形单位一部分具有表音或表意功

能，另外一部分丧失表音或表意功能，仅具有区别功能。例如“讲”字中，“言”表意，

“井”仅有字形区别功能。当意符与所记录语言的意义距离太远，现代汉语语义系统

难以说清当作记号对于教学有利。当音符与所构字的声母、韵母都不相同，就不必

强调是音符，但如果类推可知，例如都、睹、堵、赌中的“者”，刑、形、邢中的“开”，确定

为音符对识字教学有辅助作用。

记号字（77 个，158 次）：

年、以（4）、来、者（6）、在（5）、北（2）、京、文（3）、几（2）、次（3）、书（7）、是（3）、

这、的（13）、上、写（4）、成、另、外、设、有（3）、革、所、及、音（2）、化、方（2）、面（2）、朱

（3）、德、先（5）、生（5）、给（2）、了（4）、多（5）、处、些（2）、章（2）、节、曾（3）、不（2）、

麻、导、加、第、五、向（2）、王、同（5）、受、益、十（2）、平、准、备、为（2）、器、商、务、印、

良、夫、赵、克、刘（2）、等、出、少、力、尤（2）、其（2）、庆（2）、两、后、予、也、候（2）。

其中的“德”“第”“等”“ 给”等字都来自意音字，但在通用字范围内，音符要

A“李”字从来源与演变过程看是记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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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孤立的记号，要么完全不能表音。“器”自来就说不清楚，不强解为好。

156 字应用 296 次，其中：

表意字（12 个，22 次），占（8.33%，7.77%）。

意音字（32 字，48 次），占（20.51%，16.22%）。

半记号字（35 个，68 次），占（22.43%，22.97%）。

记号字（77 个，158 次），占（49.36%，53.38%）。

这段文字记号字与半记号字所占比例达 70% 以上，应用分布还略高一些。我

对另外的散文类语篇做过类似的调查，口语化越强，记号字所占的比例就越高，结果

稍有差别，但并不很大。这种数量有限的抽样调查，虽然统计学意义不够充分，但基

本可以反映大体状况。初步结论是记号字在应用分布上已经大大超过意音字，是占

据应用优势的基本类型。

现代汉字中记号字的构成、应用分布、教学方法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深入

研究。

数量并不能代表性质的改变。与其争论不同发展阶段汉字的性质，不如用一个

区别于表音系统文字的名称概括古今汉字，在此前提下对各个阶段汉字的特征进行

详细的描写。汉字从古到今都属于表意字系统，与表音字系统文字对立。作为表意

字系统的汉字不仅有表意字，还有记号字、表音字（假借字）、意音字、形声字等下位类

型，在不同历史时期基本类型所占的比例不同，依照六书、三书仿造，可称为“四书”。

总之，我的观点是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系统，这个系统中记号字与表意字、表音

字、意音字是其基本类型。记号字是贯穿汉字发展始终的文字类型，在汉字发展中

不断变强，逐渐居于主流地位。汉字经历了表意字与表音字为主时期、形声字为主

时期和记号字与形声字为主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记号字发展阶段的区分节点、确定现代汉字记号字的标准与数量等问题可以进

一步商榷，很多地方需要定量统计之后才能有更加确切的结论，抽样调查远远不够。

6.记号字的理论意义

自六书理论产生以来，汉字学理论主要是从历史文献文字研究中提炼，从材料、

目的、方法到最后的结论，主要是向源头追溯，很长时间内面向现实应用的研究没有

得到充分重视。汉字改革是一个转机，其目标指向汉字应用，简化字提升为规范字

也是为了应用的方便。

现代汉字记号字的理论意义更加突出。

记号字是由于表层结构的简化导致深层理据的丧失，符合文字记录语言的需

求，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简化字大部分是记号化了的文字，不仅能够准确记录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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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书写简单，而且应用更加方便。承认记号字是汉字的基本类型，承认记号字的价

值，也就承认了简化字作为规范用字的合理性。

现行的实用工具书不强调汉字构形类型的分别，有充分的理由，例如《汉字规范

字典》功能很全，对每一个字的笔画数、部首、级别、读音、意义都有详细的说明，有的

字甚至连结构类型和笔顺都加以注明，但对编码类型不加注明。现代汉字的主体是

记号字，传统上的很多形声字也记号化，都需要遵循记号字的教学规律。例如“强调”

两个字，即使通过溯源确定是形声字，但对于识读并没有帮助。注重应用的现代汉

字不特别强调汉字的构形类型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汉字的构形理据分析，有了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就可以将不能归入三书说的

绝大部分文字囊括其中。大量记号字排除在“基本类型”之外，一旦离开文字“本来

的构造”，变化了的文字就难以分析，尤其是距离“本来构造”很远的现代汉字几乎不

能分析，不得不把文字学或汉字学与现代汉字割裂开来，这样一来，文字学或汉字学

对于文字应用来说就成了无用之学，现代汉字学也成了无源之学。

从目前可见最早的汉字系统直到今天，记号字都存在，而且越来越多。唐兰

（2005:88）很早就指出形声字的“声符在目前大都不能代表他们的读法”，并举声符

“隹”为例，有锥、惟、虽（雖）……准、进（進）、奞等三四十个不同的读音。这种现象

应当有相应的理论与其对应。文字的本质是符号，表音、表意等理据只是文字记录

语言的编码形式，符号一旦形成，在应用中理据就可以隐藏或消失，文字应用追求字

形简化的过程也就是去理据化的过程，记号字越来越多，是由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

号性质决定的。

汉字学理论应当追求贯通古今，对各种文字类型、各种现象都能加以解释的目

标，这需要古文字学、《说文》学、俗文字学、现代汉字学等各学科联合起来，协同建设。

从某种程度上说，记号字是贯通古今的关键。

汉字研究要两头并重，探源很重要，关系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优秀的传统文化；

观流也很重要，关系到文字发展的方向和文字的现实应用。向源头追溯要尽量久远，

材料尽量全面，变化过程描写尽量详细，理论概括尽量切合实际。汉字是唯一延续

至今的古老自源的古典文字，其独特的价值要充分发掘。

汉字是至今还实际应用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符号是其本质特征，从符号

的角度把握汉字应用，关系到每一个汉字应用者的便利，也关系到汉字的社会功能，

要特别重视。

7.记号字理论的应用价值

记号字理论的缺失或者淡化，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把记号字确定为汉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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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类型之一，对于汉字研究与汉字应用，都有重要价值。

7.1 可以避免古文字考释中强解记号字的错误方法

古文字中已经有不少记号字，甲骨文作为俗体字，记号化程度比同时期金文高

很多。例如 字，孙诒让、王襄、郭沫若等众说纷纭（参看于省吾，1999:2798-2807），

唐兰（1981:54-57）有更加系统的考释。其结论都不可信，根本原因就是对已经记号

化了的文字还在据形说义。直到裘锡圭（2012:391-403）归纳其所记录语言的音义，

找到其原初构形，才有了突破。

早期古文字考释中很多错误就是对文字记号化认识的不足所导致，直到今天其

流弊也没有完全肃清。

7.2 可以防止汉字阐释的任意性

《说文解字》是最早系统阐释汉字的经典之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缺少记

号字的理论缺陷，导致其文字阐释发生系统性的错误。

《说文》开篇一部和上部九个字：

表 4 《说文》9 个汉字不同形体的构形分析

古

文

字

一 元 天 丕 吏 上 帝 旁 下

独体

表意

独体

表意

独体

表意

半表音

半记号

半表音

半记号
记号 记号

半表音

半记号
记号

小篆

六书 ？ 会意 会意 形声
会意兼

形声
指事 形声 阙，方声 指事

四书 表意 记号 记号
半表音

半记号
半记号 记号 记号

半表音

半记号
记号

这九个字或是来源于记号，或是记号化程度很高的文字，许慎全部作为表意字

或带有表意成分的字加以阐释。前文已经说过，《说文》的理论与实践涉及了我们所

说的“记号”。一是“指事”字，二是少数无法阐释的“阙”。许慎对“指事”的理解，

是表意字的一类。对“旁”字的阐释，“阙”承认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说功能不

明的记号。但从总体上看，大部分记号字从表层结构推测深层结构，与事实不符。

把大量记号化的文字，作为表意字重构理据，是文化累增，并非文字自身所有，这就

使汉字阐释带有很强的主观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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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961:283）将“天”一个字的不同形体分属六书中的三书：

故 为象形字， 为指事字，篆文之从一大者为会意字。文字因其作

法之不同，而所属之六书亦异，知此可与言小学矣。

王国维所用材料有了突破，但文字理论还停留在六书。王氏期望对于不同的字

形变体都能用六书合理阐释。他过分强调汉字的表意性，不论怎么变，都还在表意。

文字的这些变化是在应用过程中形成的，我们不能把文字的应用者都当成文字学

家，每写一笔一画都有造字理据。

汉字的应用者变化字形，汉字的整理者可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规范汉字。汉字的

阐释者附会理据，汉字阐释中理据的重构可能会距离汉字的真相越来越远。

“天”字的变化用六书或三书理论解释就只能是向不同的表意方式靠近，言人

人殊。在我们看来， 是表意字， 是装饰字， 是记号字，可以用统一的话语系统

说明。

对于简化而来的记号字，有的通过溯源，突破表层结构，可以推知深层结构。例

如“天”字，我们可以推知最早突出人首的人形以表示头顶或头。

对于一些来源古老、结构简单的字，例如“氒”“乍”等，即使溯源，也难以确知，

我们就承认它们是记号。对这些字阙如不说比幻想臆说要好。

对于本来就是记号的字不要强行索解，例如甲、乙、丙、丁。

对于记号字的阐释需要回归本相。对战国以后的任何一段文字进行共时研究，

其中的记号字只适宜做表层结构描写，从文字学研究的角度，要剥离掉附会在表层

结构上的“文化”。例如“主”就是一个记号字，根据丶的有无和位置可以与“王”“ 玉”

等相区别。有的人为了提倡民主，反对独裁，说“民主少一点就是民王”，这是为了支

撑其观点表达的“主”字阐释，就“主”字的来源来说，与“王”的音义都没有丝毫关系。

如果探讨汉字文化，可以以表层结构为线索，追溯深层结构，例如“主”字追溯到源头

可知其与“示”是一字分化。

目前的“汉字阐释”“汉字文化”之所以被学术界淡化，把记号字当作表意字滥

说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其重要原因。

7.3 遵循记号字的构形规律进行现代汉字识字教学

了解现代汉字的特征和记号字的地位，就不会在汉字教学中刻意传授文字类型

的知识，简单易懂的构形适当讲解可能引发学习的兴趣，作为辅助手段有一定的效

果，但大部分现代汉字常用字都是记号字，只能按照记号字的结构规律去释读。

汉字应用关注的是表层结构，是区别特征与所记录语言单位的音义，深层结构

可以忽略。记号字只有表层结构与区别特征。例如“略”字，使用者只要知道“略”

由“田”和“各”两部分构成，知道“略”的音义，会读、会写、会用就完成了识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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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正确使用这个字。至于这个“略”为什么写成“田”和“各”，可以忽略，不予

理会。这就像人的起名过程与姓名的使用一样，起名时有家谱排序、阴阳八卦、字面

含义、期望祝愿等“理据”；在使用中这些理据都会被抛弃，只剩下一个代替某个人的

“记号”。文字的应用价值，主要是其符号价值而不是理据价值。追求符号的简单明确，

抛弃烦琐的理据，忽略其深层结构是文字发展的必然。汉字教学自然应把握这一原

则，过度解读反而会增加识字的难度，效果适得其反。

记号字从明确提出至今已有七十多年，文字学理论取得很大的发展，记号字也

受到不同的关注，但缺少系统的梳理和充分的认识。本文从记号字的研究历史、来

源、发展、标准、特征、理论意义以及理论的应用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确定其为汉字基本类型之一，是书写的记录语言符号系统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现代

汉字应用中占据主要位置，需要特别重视。但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更加全面的展开和

更加精细的深入。期望本文抛砖引玉，引起对贯通古今的汉字理论及其应用价值的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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